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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Xu Zhenjun ShiHan Ji (许真君石函记), written under the name of Xuxun (许逊), was 

publish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has been linked with the stone box(石函) left 

by Xuxun since its publication. As a place to store scripture, stone box has become a symbol of 

the hierophany, connecting the believers with the immortals. The reason why stone box can 

become a hierophany is that stone has the same eternal and immortal characteristics as the 

immortal. As a place to store scripture, the stone box has concentrated the eternity and infinity 

of the immortal, and even itself has been given the character of the immortal and is worshipped 

by believers. In the religious and traditions of many nations, there are also many "stone 

worship" figures. Shihan Ji is dressed up as Xu Zhenjun's scripture in the stone box, which is 

a clear reflection of the tradition that stone box is regarded as a hierophany in Taoist literature, 

and also one of the internal reasons why this book is quite popular in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Xu Zhenjun Shihanji; stone box; hierophany; stone worship 

 

托名许逊所作的《许真君石函记》问世于南宋，自其问世起就与传说中许真

君飞升后遗留人间的“石函”密切相关。作为存放圣典的处所，“石函”也

成为了象征神圣的“显圣物”，连接信众与仙真。将“石函”作为一种“显

圣物”来连接神圣与世俗，不仅是净明道文献的特色，更是道教文化中历史

悠久的传统。“石函”之所以能够成为“显圣物”，是因为石头具有与仙真

一样永恒与不朽的特性。作为存放圣典的处所，石函中浓缩了永恒与无限，

乃至石函本身也被赋予了神异的色彩，被人们加以崇拜。在世界多地、多民

族的宗教文化传统中，也多有“石崇拜”的身影。《石函记》被装扮为许真

君遗留的“函中秘文”，是道教文献中将“石函”作为“显圣物”这一传统

的鲜明体现，也是这部丹书在后世颇为流行的内在原因之一。 

 

关键词:  《许真君石函记》、石函、显圣物、石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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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函记》的问世与文本流传 
 

托名“九州仙都太史许真君撰”的《许真人石函记》，系净明道文献

系统中的重要丹道文献。《石函记》前有序文 1篇，内容共分上下 2卷。

卷上收《太阳元精论》《日月雌雄论》《药母论》《药物是非论》《丹

砂证道歌》五篇文章，卷下收《圣石指玄篇》《神室玄明论》《金鼎虚

无论》《明堂正德论》四篇文章。
1
《石函记》作为传说中许真君拔宅飞

升后遗留人间的“函中密文”，自其问世起就与“石函”这一物象紧密

联系在一起。将“石函”作为存放仙经的处所，是道教文献中一种常见

的传统。在文本中，笔者就将从《许真君石函记》出发，探讨“石函” 

这一物象在道教文献传统中的宗教意义。 

《石函记》虽题名“九州仙都太史许真君”所撰，但其为托名，并非

东晋时期许逊所撰，已成定谳。收于《弇州四部稿》卷 158的明代学者弇

州山人王世贞（1526-1590）所撰的读书札记，《许真人石函记后》一文， 

就判断了《石函记》并非许逊所作，其文曰：  

《石函记》上下卷。按此函既为许真君所载，而中所构撰皆不类晋人

语，盖自张紫阳，而后陈泥丸、白紫清继之，俱以无碍之辨才，发性

命之宗旨。一时门弟子模仿，为之末宗，骪骳之气可掬。乃至所为

《醉思仙歌》亦托之真君，《大还丹歌》则托之吴猛，《铅汞歌》托

之严君平，《龙虎歌》托之阴长生，……《还丹》《破迷》《至真》

三歌托之刘海蟾。鄙俚冗沓，不能脱沿街鼓简，气如出一口。不知长

生之四言何其古雅，得正始之音。而海蟾五言古风，钟吕近体清逸秀

劲，何尝不沨沨唐氏本色耶。此必陈上阳之流为之，饰画无盐，唐突 

西子，良可恨也。若其中有一二精至语，不妨作摩天偈例取之。 

(Wang 1986, 285) 

 

王世贞认为《石函记》语言文字皆不似晋代风格，而且道教文献，尤

其是张伯端、陈楠、白玉蟾一系南宗文献，也多有依托前人的传统，所

以王世贞判断《石函记》并非许逊所作。陈上阳，即元代南宗道士上阳

子陈致虚，师承缘督子赵友钦。王世贞认为《石函记》为陈致虚所作，

则没有相关证据。许蔚也指出：“无书不读如王世贞就留下了不少道教典

籍的笔记，其中《许真人石函记后》一文认为《石函记》为托名，乃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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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虚所造，虽属臆测，但在探讨净明丹法源流的问题上，此说尚可参

考”(Xu 2014, 5)。王世贞判断的价值，主要在于指出了《石函记》为依 

托许逊之作。 

关于《石函记》的问世年代，学界一般认为本书撰成于南宋时期。
2

而在其问世后的早期传承，则是由谢观复、朱明叔、郑道全等递相授受，

传至于今”(Ren 1995, 434)。检覆原文，这一说法源自《许真人石函记序》 

中对《石函记》的问世与早期传承的记载： 

   
真君姓许名逊字敬之，汝南人，其祖父世慕至道。西晋武帝太康元年，

举孝廉不就，朝廷加以礼聘，真君不得已，拜蜀郡旌阳县令。因世乱，

弃官入道，精志修炼，乃踵孝道明王之教，真仙飞举之宗。功著行成，

收斩蛇蜃，咒施符水，疗病回生，不计其数。后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

年甲戌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感上帝玉诏，举家四十二口并百好，

拔宅上升。乃留下一石函，谓曰：世变时迁，为时之记。后为张守发

其函，得函中秘文九篇，乃真君修炼金丹之上道也，名《石函记》。

西山玉隆高士谢观复，洎高弟清虚羽衣朱明叔、东嘉郑道全等，递相

授受，传至于今。此文乃上品升举之机关，非丹术旁门之小道。宿有

仙骨，获遇斯文，得之者宝而藏诸，非人勿示。篇中誓愿深重，请细

警焉！(Daoist Canon 1988, Vol. 19, 412）
 

在本序中，作者简要叙述了许真君事迹，言许真君飞升后留下一石函，

后人张守发其函，得函中秘文 9篇则为《石函记》。《石函记》则传自西

山玉隆宫谢观复（1134-1212），后经朱明叔，郑道全一系递相授受。谢

观复，即南宋道士谢守灏。《石函记》由谢守灏所传，也当出于南宋。

元赵道一编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 5收有谢守灏小传，详细介绍

了谢守灏生平。在赵道一的记载中，谢守灏在其早年云游之时逢至人传

授《石函记》，并在老年之时将其书于银叶之上。《石函记》传自谢守

灏，然而按照小传所说，元时《石函记》则仅有 1篇，即《金丹法象论》， 

且其篇名与今本《石函记》9篇文章不同 (Anomymous n.d.,444-445)。 

元代，兴起的新净明道团宗师刘玉（1257-1308）对《石函记》也有

所判断，《净明忠孝全书》所收《西山隐士玉真刘先生语录别集》记载：

“世传《石函记》《金锁记》及《醉思仙歌》等类，皆非真君所作。真君

之文，无非发明忠孝之道，学者审之”(Xu 2014, 122)。作为元代新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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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明道团祖师，刘玉并不认可《石函记》等书为许真君所作，因为《石

函记》等书的内容并非宣扬净明道推崇的“忠孝之道”，而是阐明内丹修炼

之法。元代刘玉的这一观点，也从侧面说明《石函记》自南宋时期问世

以后，在元代就已经流传颇广。明清以来，《许真君石函记》流传很广，

许多书目中都著录有《许真君石函记》，许蔚也对其历代著录做出了详

细总结(Xu 2014, 392-393)。除许蔚整理的书目著录外，笔者还发现一些

书目中对《石函记》的著录信息，可作为进一步之补充。如清范邦甸等

整理天一阁范式藏书，作《天一阁书目》卷 3 之 2 子部著录曰：“《旌阳

石函记》一卷，明三一居士邵辅注并序” (Fan 2010, 329)。杭州丁氏八 

千卷楼藏书宏富，清丁丙（1832-1899）《善本书室藏书志》卷 22著录： 

 
《旌阳石函记》一卷，明刊本，王霭士藏书。三一居士邵辅注。前列

嘉靖丁未二月春分日戚畹武林邵辅自序云：旌阳公悯世易惑虚无也，

于是穷神阐化，钩索鬼神，引索爻象，比方日月，愚乃研思有年，翻

阅疑殆，靡敢徇私以耀焉。取注所隐，将以释已。然闻见之余，曷容

自私。遂僭刻以廓仁者之心。计论七篇，《天一阁书目》亦有之。按

辅字文元，充郡学生锦衣卫指挥佥事。即封昌化伯林之孙，邵太后之

侄。林有墓在南山茘子峰下，有园在阔版桥，吴榖人祭酒所咏《皇亲

巷邵氏园歌》是也。 ing Bing 2002, 428)

 

丁丙藏、丁仁（1879-1949）撰，同样总结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的《八

千卷楼书目》卷 14 著录：“《旌阳石函记》一卷，明邵辅撰，明刊本”

(Ding Ren 2002, 287)。丁氏著录的《旌阳石函记》，即是许蔚所说的明

邵辅注本。关于邵辅其人，丁丙撰《北隅缀录》卷上记载：“邵辅字文

元，幼充郡学生，改袭锦衣卫副千户。世宗入嗣，辅奉懿旨往迎覃恩升

指挥佥事带俸几五十年卒”(Ding 1988, 541)瞿冕良（1924-2012）编著

《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收有邵辅词条，其文曰：“邵辅，明嘉靖间钱塘人，

字元文，号伯崖，自号三一居士，曾任锦衣卫指挥佥事。刻印过晋许逊

《旌阳石函记》1卷（半页 8行，行 18字），金张从正《儒门事亲》15卷”

(Qu 1999, 343)。此外，清钱曾（1629-1701）撰《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

录》卷 9著录：“《许真君石函记》一卷一本，抄”(Qian 2002, 526)。

清《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卷 276《道书部汇考六》所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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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目录》著录：“《许真君石函记》二卷，《太阳元精论》《日月雄雌

论》《药母论》《药母是非论》《丹砂证道歌》《圣石指元篇》《神室 

元明论》《金鼎虚无论》《明堂正德论》言神丹大道”(Chen 1985, 574)。 

由《许真君石函记》的版本与著录情况可知
3
，《许真君石函记》问

世于南宋，至少在元代开始在道门之中流行。明清以来，《石函记》在

民间藏书家中也流传很广，体现了明清时期道教修炼思想传播深入民间 

的特色。 

 

二、《石函记》与净明道文献传统中的“石函” 

 

通过对《石函记》的问世与早期传承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石函记》

的问世自一开始就与传说中许真君飞升后留下的“石函”联系在一起，

所谓《石函记》，即是许真君拔宅飞上后留下石函中的“函中秘文”。

“石函”，字面意思即是石头制作的匣子，并无特殊神异之处。然而“石

函”因其坚硬恒久的特质，成为存放神圣仙经的处所，也就具有了神圣

性。正是因为“石函”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它才能够作为一种重要的神 

圣要素，在多种许真君拔宅飞升传说的仙传叙述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石函记》因为是许真君拔宅飞升后留下石函中的“函中秘文”而被

命名为“《石函记》”。至少从《石函记》问世的南宋时期开始，在许

真君拔宅飞升的传说中也一直都有“石函”这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象的身

影。
4
《修真十书·玉隆集》卷 33 所收白玉蟾（1134-1229）作《旌阳许

真君传》中，就有许真君拔宅飞升并留下一石函的故事情节，然而并未 

提到《许真君石函记》。其文曰： 

 
至孝武帝宁康二年甲戌，真君年一百三十六岁，八月朔旦，有云仗自

天而下，二仙乘辇，导从甚都，降于真君之庭。 言毕，揖真君坐，

告以冲举之日，遂乘云车而去。真君乃召门弟子与乡曲耆老，谕以行

期。自此朝夕会于真君之第，日设宴饮，共叙惜别，且教以行善立功

以致神仙之旨。着《灵剑子》等书，又与十一弟子各为五言二韵劝诚

诗十首以遗世，及以《大功如意丹方》传众弟子之不与上升者。此方

即《丁义神方》中一也。其诀必先择日斋戒设位，醮十八种药之神，

然后书符，遂味诵咒而修合之，其治众疾，如意而愈。 乃揖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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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龙车，命陈勋、时荷持册前导，周广、曾亨骖御，黄仁览与其父族

侍从，盱烈与母部从，仙眷四十二口同时升举，鸡犬亦随逐飞腾。里

人攀恋投地，悲号不忍别，真君曰： 仙凡路殊，悲欢自切，执奉孝

慈，恭顺天地，何患无报耶？ 乃留下修行钟一口，并一石函，谓之

曰： 世变时迁，即为陈迹矣，聊以此为异时之记。 有仆许大者，

与其妻市米于西岭，闻真君将飞升，即奔驰而归，仓忙车覆，遗米于

地，米皆复生。 Daoist canon 1988, Vol.4, 760)

 

在南宋时期白玉蟾的叙述中，许真君飞升留下了修行钟，石函等物品，

然而并没有出现“函中秘文”即《石函记》。许真君拔宅飞升后，在尘

世中留下了“修行钟” “石函”等物品，“石函”这一物象正是与其它

许真君留下的物品一起，作为许真君神圣的象征，被遗留在俗世之中，

向俗世中的人们显示许真君的神圣。拔宅飞升的神圣的许真君在世俗中

的留下的“石函”，作为一种“显圣物”，将许真君和后世依托许真君道法

的修道者紧紧连接在了一起。“显圣物（hierophany）”这一概念来自

罗马尼亚著名宗教学家伊利亚德（Eliade, Mircea）。在其名著《神圣与

世俗》中，伊利亚德提出了“显圣物”这一概念。所谓“显圣物”，伊

利亚德解释说：“其意思是神圣的东西向我们展现它自己。这应该可以

说，不论是最原始的宗教，还是最发达宗教（the most highly develope

d religion），它们的历史都是由许许多多的显圣物所构成的，都是通过

神圣实在的在我表证构成的”(Eliade 2002, 2–3)。“圣石、圣树并不是

被作为一块石头或者一棵树来加以崇拜的。它们之所以被崇拜正是因为

它们是显圣物，正是因为它们展示出了自己不再属于一块石头、不再属

于一棵树，而是属于神圣、属于完全另类的某种东西”(Eliade 2002, 2– 

3)。 

除《旌阳许真君传》外，《修真十书·武夷集》卷 52 所收白玉蟾所

作《题玉隆宫壁》也延续了许真君拔宅飞升后留下石函这一故事情节： 

 

旌阳归去大康年，石灶灰寒古洞前。

笑斩白龙横蓼岸，醉骑黄鹤步云天。

金丹玉屑不复得，铁日石函犹宛然。

四十二口家何在，猿啸西山柏树烟。 Daoist canon 1988, Vol.4, 82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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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以后，许真君拔宅飞升后留下石函的故事情节更进一步流传，

出现在许多许真君传记类文献中。产生于元大德八年（1304）到至治三

年（1323）的二十年间的《许真君仙传》与《许真君太史图传》中，就

也有这一故事情节的相关描述。
5
《许真君仙传》记载：“真君遵诏使玉

真上公之言，以门弟子虽众，惟六人合从行，余各自有超举之日，不得

偕行。乃升龙车，命陈勋、时荷持策前导，周广、曾亨骖御，黄仁览与

其父族侍从，盱烈与母部从，仙眷四十二口拔宅同时升举，鸡犬亦随逐

飞腾。里人攀恋投地，悲号不忍别去，真君乃留下修行钟并石函聊为异

时之记”(Daoist canon 1988, Vol.6, 813)。可以看到，在许真君传记

相关文献中，尤其是在《石函记》问世的南宋时期的许真君传记类文献

中，许真君飞升入圣，进入神圣的仙界后都在作为世俗世界的尘世凡间

留下了一个“石函”。“石函”是进入神圣仙界后的许真君的“显圣

物”，是神圣的许真君与还停留在凡间的许真君的追随者之间的一种连

结。作为这种连结的进一步表达，《石函记》这部书，则是后世许真君

的追随者依托从许真君石函中发掘出了可以使人研习修行，从而飞升进

入仙界的丹书，进一步将神圣与凡俗连结在了一起，甚至位于世俗的人

们可以通过修炼这一“函中秘文”中记载的丹法，从而与许真君一样进 

入神圣的仙界。 

 

三、道教文化传统中作为“显圣物”的石函    
 

“石函”作为一种“显圣物”，不仅仅出现在南宋“石函记”问世的

相关记载和许真君拔宅飞升的传说之中，在其它他道派传统，和年代更

早的道教文献中也有许多关于“石函”的记载。将“石函”作为一种

“显圣物”来连接神圣与世俗，是道教文化传统中一种历史悠久、影响广 

泛的传统和特色。东晋葛洪（283-363）《抱朴子内篇》卷 12《辨问》曰： 

 
《灵宝经》有《正机》《平衡》《飞龟授袟》凡三篇，皆仙术也。吴

王伐石以治官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不能读之，使使

者持以问仲尼，而欺仲尼曰：“吴王闲居，有赤雀衔书以置殿上，不

知其义，故远咨呈。”仲尼以视之，曰：“此乃灵宝之方，长生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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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之所服，隐在水邦，年齐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将仙化，封之名

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衔之，殆天授也。”以此论之，是夏禹不死也， 

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Wang 1980, 229)

 

在葛洪的记载中，葛洪借孔子之口，叙述大禹在仙化之时，将灵宝经

文封于名山石函之中，就把“石函”这一意象与神圣的道教经书联系在

了一起。“石函”是仙化后的仙真存放神圣的道教经书的一个处所，于

方寸之间的“石函”之中，储存可以修之成仙，步入神圣的道经。此后，

初唐时期文献《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 2也叙述了这一故事，延续了葛洪 

记载的这一传说。
6
其文字为： 

 
昔黄帝垂衣裳而理天下，飞流珠而化霜雪，升平致政，百一十年道成，

服饵白日仙去，盖因广成、玄女之力，非自然而得之者也。昔吴王伐

石以营宫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不能读之，使者以问仲

尼，日：吴王闲居，有赤雀衔书，以置殿前，不知其义，故远咨呈。

仲尼观之，日：此是灵宝之方，长生之法，禹之所服，年齐天地。禹

将先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云赤雀衔之，殆天授也。 Han 2015, 

 39)

 

这段叙述的核心情节基本承袭葛洪的记载而来，只是在文字上对其进

行了进一步精简，这体现了将仙经封于石函之中这一故事情节在道教文 

本中的延续。 

“石函”与神圣的道教经书的紧密联系，在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

主持编纂的道教类书《无上秘要》卷 31 所引《洞真太丹隐书经》中也有

所体现，其文曰：“又无琼台羽札、流云五板、太一金阁、五皇隐箓、

后圣七符、空山石函、丹台素章、玄黄五行、天母抱图、太上图名、保

真秀景、光炼神躯之录者，皆不得见《洞真玄经》，睹帝君之变；又不

得闻《消魔神虎智慧》之咏，又不得闻《太上隐书八素》之辞，又不得

闻《大洞真经三十九章》《金真玉光豁落七元》”(Zhou 2016, 456)。所

谓“空山石函”，即山中的石函。这里的“石函”，已经与“符”“箓”

“章”等等物象一起，被作为一种“显圣物”来向道众显现神圣，无此石函， 

则不得亲见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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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阆州晋安主簿王瓘据隋唐前古籍总结归纳黄帝事迹，作《广黄帝本

行记》，其中也有“石函”这一意象的身影。其文叙述轩辕黄帝“西见

中黄子，受九茄之方。北到鸿隄，上具茨，见大隗君、黄盖童子，受

《神仙芝图》十二卷。登稽山，陟王屋，开石函，发玉岌，得《金鼎九丹》

之经，复受九转之诀于玄女”(Daoist canon 1988，Vol. 5 32)。王瓘综

合先前记载，叙述轩辕黄帝学道的传说。黄帝于王屋山开石函，得《金

鼎九丹》之经。“石函”，正是神圣的道教经书的存放之处，是神圣与 

世俗的连结空间。 

唐末五代杜光庭（850-933）辑《道教灵验记》卷 11有一篇名为《仙

都观石函经验》的灵验故事，进一步渲染了“石函”之中仙经的神圣： 

   

忠州平都山仙都观阴真人镇山《太平经》，武德中，刺史独孤晟取经

欲进。舟行半日，有二龙，一青一白，横江鼓波，船不得进。舟人惊

惧，复泝流还郡。晟即命所由垫江路，陆行进经。时山川之中，久无

挚兽，至是蛇虎当道，经使恐惧，将经却回。晟即修黄箓道场，拜表

上告，然后取经以进，在内道场供养，绵历岁年。开元中，供奉道士

司马秀准诏祭醮名山，开函取经，但空函而已。诃诘道众，疑是观司

隐藏。法侣惊惧，无词披雪。遂焚香上告，具述武德中经已将去，今

诏旨搜访，无经上进，仰忧谴责。时景气晴朗，野绝尘埃。忽阴云覆

殿，迅雷震击。俄而檐宇澄霁，经在案上，异香盈空，祥烟纷霭，复

得昔日所取之经以进。会昌中，赐紫道士郭重光、晏玄寿复赍诏醮山，

取经石函之中，经复如旧。至今镇观者，犹是此经，不知何年归还耳。

(Du 2013, 256)

 

取出“石函”中的仙经进献朝廷，则山、水、蛇、虎等等都为之异

动。“石函”作为存放仙经的神圣处所，有种种神异灵验，突出了“石

函”作为“显圣物”的神圣性。“石函”神圣性的不断加强，以致在杜光庭

撰《道教灵验记》卷 17 收有《嘉州东观尹真人石函验》一文中，“石函”

本身即被作为一种神圣的象征，产生了种种神异灵验。
7
正由于盛有仙经

符箓，石函本身也具有了神圣性，成为了道教灵验故事的主角。妄开妄 

动、损毁石函，冥冥之中即有来自阴司的严惩。 

宋代，在天心正法这一符箓道派对本派起源的叙述中，“石函”这一

物象作为“掘地得书”传说中存放道书的处所，也有所出现。天心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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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与广传，当在宋真宗（998-1022 在位）之后。据北宋末人邓有功编

定的《上清天心正法》中记载，宋太宗淳化五年（994 年）八月十五日，

饶洞天于华盖山顶掘地三尺许，“得金函一所，开见金板玉篆天心秘式

一部，名曰正法”(Daoist canon 1988，Vol. 10, 607），后由谭紫霄授

得其道。由此，饶洞天被尊为天心初祖，两宋之际，路时中言其在宣和

庚子（1120）上元夜入室存真时，受到“吴之赵升”神启，后于茅山峰

顶掘地得一石函，中有帛书，因厘之为二十四品以传世。路时中认为其

道法源自茅山，且自号“上清大洞三景法师”。
8
 

沿着“《石函记》——净明道文献传统中的石函——道教文化传统中的

石函”这一主线，层层递进，可以发现“石函”这一物象，因其坚硬恒

久的特点，主要是作为存放仙经圣书的处所，背后蕴含着作为一种“显

圣物”的宗教意义。方寸之间的小小石函中缩放了无限的神圣世界与世

俗世界，无限的处于神圣世界的仙真，和处于世俗世界想要修炼成仙的

信众，通过“石函”这一中介连结了起来。“石函”在道教文献中被人

们加以神圣的意义，如伊利亚德所说“正是因为它们展示出了自己不再

属于一块石头、不再属于一棵树，而是属于神圣、属于完全另类的某种

东西”(Mercia 2002, 3)。神圣的仙人留在俗世的“石函”，存放神圣的

仙经的“石函”，才是神圣的。“石函”之所以被人们选中，成为“显

圣物”，也并非随意偶得，而是因为“石头所体现的恒久性和绝对性 超越

时间，不可伤害”(Mercia 2002, 8)。拥有超越时间、不可伤害，与仙人

一样具有永恒特性的石函，便成为了神圣的仙真遗留在俗世的代言。也

正因为石头所具有的这一特性，石崇拜也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

象。正如有学者总结：“不论是尼罗河三角洲上的金字塔，还是美洲玛

雅人的祭天坛，甚或是复活节岛上矗立的巨石，无不说明石头崇拜是一 

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Yang 1992, 67）。 

南宋时期《石函记》这一丹书托名许真君，将自己装扮成许真君飞升

后遗留的“函中秘文”，便更加突出了丹书的神圣性，是道教文献中将

“石函”作为“显圣物”这一传统的延续，也是这部丹书在后世颇为流行 

的原因之一。由此，也可见“石函”在道教文化传统中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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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代 表性综合研究专著: Kizuki(2005), Guo(2005), Xu(2014)。此外，中外学界道教文

献工具书辞典中大多 都对《许真君石函记》有所介绍。参见 Ren (1996, 434), Hu(1995, 

382), Zhu(1996, 249), Xiao(2011, 911), Schipper and Verellen eds. (2004, vol.2 799) 
2 潘雨廷(2003, 291)就较早地指出：“《许真君石函记》等书，或宋时已有。” Ren(1996, 434) 

主编《道藏提要》中说：“许逊乃依托，其书盖出于南宋。由谢观复、朱明叔、郑道全等递相

授受，传至于今。” Xiao (2011, 911)认为：“此书或当撰成于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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